
        
            
                
            
        

    
年夜飯





作者：linking















《冰戀書櫃》













小雨輕輕地下了整整3天了，外面的街道上也積了一些小水窪，就連空氣也是濕濕的。



本來雨後的空氣應該是用清新來描述的，可是這裏連連綿的小雨都沒有把混在空氣裏的也許羶味除掉。



是呀，誰讓這裏是土耳其人的聚居區呢。



雖然土耳其人裏不乏高挑精緻的美女，但是這股味道卻不是化妝品之類的可以去除掉的。



又是夜了，離三十還有不到20個小時.在漆黑夜色籠罩大地不久後各家各戶的燈漸漸隱去了。



我放下了手中的望遠鏡，披上肥大的披風離開了我住的這間小公寓。



這裏的房租算是在這個城市裏最便宜的了吧，因為連離著前面最近的聚居區都有不少的路程，中間還要穿越一片小森林。



這裏本來是為了給去森林邊上體育場裏的人提供餐飲服務而建的，後來因為體育場遷走了所以荒廢了下來，小二層的建築沒什麼特別，就是黑漆的牆壁讓人有些壓抑，好在裏面的空間還是夠大，而且最讓我們相中的其實還是那個巨大的地下室。



這裏本來就是廚房，裏面還有一個更大一點的儲藏室。



這裏已經被我們改造成了屠宰場，好在本來就有一個大的陶瓷浴缸，清洗以後還算乾淨，至少這樣血跡就不會留在牆上了。



我們?



為什麼是我們而不是我?



對了，忘了介紹我的室友了。



陶倩，看名字就知道是中國mm了，25歲了，比我還大一點，不過她可是燒了一手的好菜，今天的晚飯就是她燒的。



還有一個mm，是個俄國人，名字太長了，我根本記不住，所以乾脆給她起了個中國名字，亭。



我們是在網上認識的，最讓我驚奇是她們竟然去拜訪了那個轟動世界的吃人狂。



我以為她們是去當志願被殺者，可是讓我驚奇的這兩個傢伙竟然是去問問他有沒有什麼人肉拿手菜。



結果是很失望，那個傢伙只知道生吃，兩個女人差點把他給殺了，如果不是他看起來不太好吃的話，估計他也不用落魄到被人家審訊，這麼倒楣！直接變成美女的盤中餐其實更好些。



倩和亭早就認識了，倩是在俄羅斯上的大學，她們兩個在那裏結成了死黨，聽她們講她們把她們美麗的英語老師殺了，開了二人小party，交流了廚藝然後品嚐美食，最後瘋狂做愛。



這兩個傢伙是雙性戀，本來我是沒有機會加入她們的，但是她們覺得收拾這麼大一個小樓兩個女人無論如何也是辦不到的，結果曾經和她們在網上聊過天的我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曾經在世界著名的地下人肉餐館，「血色風暴」（有點像個網吧的名字，呵呵）裏面打過工，學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烹飪技術。



昨天晚上，也就是3個小時以前商量年夜飯菜譜的時候，我打著哈欠聽著兩個女人的爭論。



「中國年嗎，應該吃中餐!」



是倩的聲音，她今天穿了一件超低腰的牛仔褲，她前傾的身體讓裏面大紅色的內褲露了出來（又不是你本命年，發什麼騷呀）.我正在幻想裏面的東西的時候，隨著「啪」的一聲，臉上一陣火辣.



「看什麼呢!!」



這個傢伙還是這麼火爆，不過別看她平時這樣，到了床上可是似水的溫柔。



不過可惜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過生日的時候喝醉了，跑到廁所裏把我燒的美味佳餚都吐了出去，那些可都是一個法國美女身上的精華呀。



然後我把她扶上床的時候她嘴裏喊著一個含糊不清的名字，就把我也拽了上去，一會的功夫亭打開了房門，接著?



當然她也加入了戰團。



那天過後我三天都直不起腰走路，不過那次後倩卻說我佔她便宜，讓我離她遠一點，倒是亭總是找機會跑到我的房間來，讓我有些吃不消。



「no，no，我想吃法國大菜。」亭抗議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不行，今天必須吃中餐，而且還要包餃子，對吧，linking?」



這個傢伙想把我拉到她那邊。



可是求人家也要有點誠意的嗎，我在這樣的眼神裏根本讀不到誠意這兩個字。



她美麗的眼睛好像在說，如果你說不的話，有你好瞧的!



「我看這樣吧，吃土耳其烤肉吧，昨天我看到一個好材料呢，然後剩下的肉可以包餃子。」



我提出了折中的辦法，一個男人夾在兩個女人的爭吵是件及其危險的事情，尤其是當他還要有所選擇的話。



經過了精心動魄的半個小時的討論，她們終於同意了我的折中建議，不過捎帶的條件是我自己去找材料去，還要在1個小時內完成，肉質要在A級以上，長的還要漂亮，等等等等。



可惡，現在什麼時候了，哪裏還有人呀。



我剛才用望遠鏡找了半天還是一無所獲，只能出來碰碰運氣。



現在是夜裏12點半了，如果算上時差的話離三十鐘聲響起還有不到20個小時，可是我卻不能在溫暖的被子裏睡大覺，只能在這濕冷的土耳其居住區找肉料，真是倒楣!



不遠處的路口走出來一個人，女人，年輕女人，漂亮的年輕女人!



隨著距離的減少，我終於基本上看清楚了她的臉，大概24，5歲的樣子，土耳其女孩，170左右的個子，胸部豐滿，臉蛋也不錯，大眼睛，高鼻梁。



好像發現了我的注視，她加快了腳步從我邊上擦肩而過。



我敏捷的一轉身把塗滿乙醚的手帕捂在了她的嘴上，她掙扎了一下就軟倒在我的懷裏了。



不錯，看來幸運之神還是站在我的身邊的。



哈哈，可以回去睡覺了，我看了看懷裏的獵物，我笑了。



「妳會很高興地過一個我們的中國年的。」我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道。



次日上午10點中左右，我醒了，是被迫醒的，因為亭把我由於生理現象而勃起的小弟弟含在嘴裏，舔了起來。



如果這時候還有哪個男人能睡下去，我一定對他說:「I服了You!!」。



草草結束了我的活塞早操以後，我終於有機會整理一下自己的形象，畢竟是過年麻，我可不想像亭那麼沒見識，說什麼為了慶賀你們中國的新年我決定裸體一天，到是省了不少事!



相處了三年多了，我終於肯定了這兩個女人的心理有著很大的問題。



當然我也好不到哪去，不然也不能忍受她們這麼久，我不由得想起了瑩，我的初戀女友，不知道她現在在幹什麼，希望她也能過個好年吧，不過我知道這可能只是我的願望。



我們是在血色風暴認識的，她也在哪打過工，不過有一次一個黑社會老大看上了她，要把她當晚餐，結果一個什麼政府的頭頭幫她擺平了那個黑社會老大，還在最後的招待會上把那個老大的漂亮妹妹給活生生的支解做了涮肉，樑子是結下了，我這麼個小人物哪有什麼能力保護她，於是我們平靜的分了手，她成了那個頭頭的第100任情婦。



想想還真擔心她呀，她前面的99個有80個都被他老婆給活活整死了，連個全屍都沒有留下，只有剩下的極少數拿著錢跑路到別的國家才活了下來，希望她沒有被發現吧，我只能祝她好運了。



「你完了沒，快點下來料理她呀。」



連一刻鐘的清靜也不給我，真是的!



她已經醒過來了，身材確實不錯，肉也不少。



倩正在檢查她的身體，捏捏乳房，掐掐屁股的，然後說她是A級肉。



這個傢伙還真會裝樣子，真正的肉質檢驗哪有這麼簡單，還充內行。



不過我還是沒敢揭穿她，我還想今年的三十在溫暖的家裏過，而不是被哄出去在街道上啃麵包。



我抄起了刀，然後對倩說:「行了，做土耳其烤肉只要她的腰臀和大腿跟這一段，首先要鋸掉小腿，然後從肚臍把她截成兩端，再處理下半身就行了。」



「什麼味呀，她身上?」



「土人身上的味唄!」



「羶烘烘的怎麼吃呀，不行!先除掉味再宰她。」



於是她延長了生命，可是我不得不把她扛到地下室裏的清洗池裏，然後放熱水，給我們美麗的食物洗個稍微熱了一點的澡。



光這樣還是不能完全除掉她身上的味道，我只能把蔥薑蒜煮上一大鍋倒在浴缸裏再加上熱水把她泡在裏面整整兩個小時，當我回來的時候彌漫在屋子裏的是煮羊肉的味道。



呵呵，就當她是只漂亮的土耳其羊了，做胡蘿蔔餡的餃子，我決定了。



「還不快點處理了，我看她身上的羶味已經除的差不多了。」



亭抓著她的頭髮把她的上半身從浴池裏拽了出來，把頭埋在她36的胸部前聞了聞。



經過我們這一天的折騰，好像她已經失去掙扎的意志。



其實人就是這樣，恐懼往往比真實的痛苦能更快的摧毀人的神經。



我把水放掉後用乾淨毛巾把她身上的水擦乾淨，然後把她扔到廚房中央的大屠宰台上。



開始吧，是展示我廚技的時候了。



我從抽屜裏拿出專用的支解尖刀，在刀石磨了磨。



這時亭和倩已經把她的四肢都固定了下來，而且還在她嘴裏塞上了厚厚的毛巾。



其實任憑她怎麼喊叫也不會被路人聽見的，不過一個女人臨死是的慘叫幾乎也是能刺破耳膜的。



第一刀從她的右肋割了進去，橫著切到左肋，正好把她小巧的肚臍切成兩半。



棕色的細嫩皮膚下面是紅色的肌肉，再下面是淡黃色的脂肪和白色的腹膜。



隨著暗紅色的鮮血腸子也湧了出來，痛感讓她張大了嘴想多吸進一些空氣，可惜最終只能讓人聽見無助的哼唧聲。



我把雙手從刀口伸進她的身體裏，摸索著她的消化系統，因為沒有給他灌腸，我可不想不小心刺破她的腸子讓噁心的糞便弄髒我的食物。



我的整個右臂已經完全消失在她的身體裏了，我終於找到了她的食道，並且把它拽斷。



倩在我的指揮下緊緊的捏住她肛門口的大腸，然後割斷了它，整個食道，胃還有大小腸連在一起被取了出來，扔到事先準備好的白色垃圾桶裏。



不一會還在蠕動的腸子就把裏面的糞便擠了出來，不過已經是在垃圾桶裏了。



其實這個技術還是在血色風暴學來的。



身體裏的其他器官都沒問題，最重要的是處理的時候要注意消化系統和膽，這兩樣哪個弄破都會毀掉整個材料的。



而且在那麼小的創口下完成這件事是很難的技術了，即使是在血色風暴能完成這個的也只有5個人，另外4個都是40歲以上的廚子了，所以他們說我是天才，我想我應該是瘋子才對。



因為我最後還是選擇了離開，其實本來我在那裏還是很有發展的，如果不是瑩的遭遇觸動了我本來已經被冰封了很久的些許正義感，我可能現在已經成為那裏的第一大廚了。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想我們今天這樣做其實是很犯法的，可是在血色風暴裏，一切都是合「法」的，上到政府官員，下到一夜暴富的暴發戶，還有法官，球員可以說只要你有錢有權，你在這裏可以肆無忌憚的蹂躪一些弱小的生命。



你可以強姦，可以親手殺戮，當然也可以斯文的品嚐別人殺戮完再製作出來的美食。



而想我和倩這樣的人算是另類了。



一個逃亡的人肉大廚和兩個自命不凡的吃人女俠，



我們畢竟聯手幹了些驚天動地的事情，比如那個血色風暴背後的大老板之一的那個市長的女兒就曾經被我們獵殺，雖然我知道把他的罪行加諸於她的女兒有些過分，可惜她5歲的時候就到血色吃過飯，還親手點了我漂亮的女同事莎莎做成烤肉，我知道她的手指是胡亂點的，就像在選擇自動售貨機裏的貨物那樣毫無意義，但是我還是不能原諒這個她。



我殺她的時候她才13歲，那是我第一次吃人肉。



如果我們的事被發現，我可能接受一發子彈，而倩和亭的生命估計就會在血色風暴那裏結束。



因為自從那裏開張之後，在這個星球上就不再有年輕漂亮的女死刑犯被用子彈處決了。



而且如果那個什麼市長如果知道他的親生女兒是被我們三個捕獲然後殺死的，最後還示威似地把頭掛在那個城市最著名的大學的國旗旗桿上，不知道他有沒有興趣親手處理她們兩個呢。



亭和倩把她身體裏面的零件一件一件的取出來，鮮紅的血湧出後積在她的身體下面，順著導流槽滴到下面的桶裏。



每一聲滴答都見證著這個土耳其女孩生命的消逝，她已經不再大力的吸氣了，任命似地把頭偏到一邊，她的眼睛看著我，沒有仇恨，沒有恐懼，也沒有希望。



我和去血色消遣的人已經沒有分別了，如果還有的話，我會自己處理我的獵物。



藝術的而不是暴力的，宣洩的。



離開血色的三年裏我殺過十幾個女人，其中只有兩個和血色有著些許關聯，更多的時候是控制不了的欲望。



老師父曾經告訴過我，人肉是不能吃的，我們只是廚師，我們可以殺戮但是不能吃掉她們，這是血色所有廚師的準則，他還說過，一旦吃了就會把靈魂出賣給魔鬼。



我們做人肉廚師的死了以後還有機會繼續輪迴，而吃人的人是一定被打入地獄忍受和他們吃掉的人所曾經忍受的同樣的痛苦。



我看了看自己粘著鮮血的右臂，本來就不夠十幾個饑惡的女鬼吃的，而今天我又邀請了一個。



而三年前當我殺了那個13歲少女以後我把她未發育完全的乳房生著塞進嘴裏的時候，我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



「有沒有興趣用這個熬湯滋補一下呀?」亭蹭了過來，用她的左乳擠在我的背上，她右手裏拿著那副粘著鮮血的子宮和卵巢。



「補完了，還不是全都捐給妳，還有洗完再拿出來，別讓血把地毯弄髒了。」



「呵呵，我給你煮湯去。」亭在我的右頰留下一個吻以後跳著離開了。



沒有煩惱真好，魔鬼呀，如果你已經佔據了我的靈魂為什麼還讓我有這種罪惡感呢，讓我和亭一樣吧。



「清理完了，後面該你了。」倩把她身體裏最後的器官取了出來，那是一顆還在微微跳動的心。



她雖然已經放棄了，但是身體還在徒勞的努力著，人呀，人呀，生存並不是你的意志給你的，而是身體，是本能。



我不知從什麼時候喜歡上刀子支解開骨頭的聲音，那麼的清脆悅耳，這次也不例外。



清洗完她身體裏面的汙血後，我用刀子沿著她最後一顆肋骨切了進去，把她的背部也割斷。



其實想切斷脊椎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對於我這個技藝高超的皰丁來說，一切都不在話下。



她已經被我從腰部斷成兩端了，接著割斷大腿的工作就更簡單了。



隨著電鋸的轟鳴聲，兩條美麗的大腿也離開了軀體，中間剩下的一段也就是今天烤肉的主料了。



豐滿的屁股，細嫩的腰窩肉，肥嫩的陰唇，還有厚實的一大段腿肉。



「妳把她的乳房割下來，剝掉皮之後和從大腿上切下的瘦肉一起放到絞肉機裏做肉餡呀，倩。」



「嗯，知道了。」



倩拿著刀開始從大腿上割下鮮紅的瘦肉，然後把她一對豐滿的乳房分離了下來，剝掉乳皮，一起去做絞餡了。



「這兩個奶頭扔了太可惜了吧。」倩捏著剛剛割下來的乳頭問我。



「好辦呀，把它們以後和在餡裏，包成餃子，看看誰能吃到，以前不是也有放硬幣的習慣嗎。」



「好主意呀，呵呵，我們就比比看今年哪兩個人的運勢比較好。」



我一邊陪著倩聊天，一邊已經開始料理肉料了，用蔥段和薑片加上鹽先把它醃上半個小時，處處羶氣，接著除去蔥薑，再摸上現成的烤肉漿，摸勻後再加上一層蜂蜜。



其實我挺喜歡從女人的身體裏面撫摸她的屁股的，那個感覺是和外面截然不同的。



「快點來和湯呀，我熬好了。」亭跑過來，拉著我說。



「等我把它先烤上再去。」



有些人就是喜歡bbq，其實烤箱烤出來的肉更勻，熱量分配更均勻，稍微撒上些孜然之後，我把這塊美女後座肉放進了烤箱，估計1個小時後就差不多了，先喝點湯吧。



亭的俄羅斯做法我可真是不敢恭維，一大堆洋蔥和土豆裏漂浮著已經煮爛的子宮，估計她把卵巢和雞蛋大在一起了，因為雞蛋吃起來味道腥腥的。



「偷懶，快點過來桿皮。」



倩已經和好了麵，調好了胡蘿蔔加土耳其美女肉餡。



真是的，我今天一天都沒怎麼吃東西了，料理一個人是那麼容易的嗎。



「你們中國人真是麻煩，乾什麼還把肉做成餡，還要包在面裏.直接烤了加上麵包不是一樣。」



亭小姐又在展示她淺薄的飲食觀了，三年過來了，我已經沒有力氣和精力給她講解我們中華美食的理念了，要不是她吃東西時還是會禮貌的誇獎你的手藝的話，我今天一定把剛剛補充來的「精華」現在就還給她，以示懲戒。



兩個小時以後桌子上已經擺滿了菜了，倩不僅手藝不錯，最可貴的是速度還快，炒肝尖，糖醋排骨，滑炒裏脊外帶一雙正好的玉手（好像叫什麼玉指蔥蔥）四道酒菜已經擺好了。



當我把烤肉從烤箱裏取出來的時候，香氣四溢，讓想我這樣一天只吃了一口湯的傢伙口水都流到地上了。



「開動吧。」



這是我把肉放到桌子上之後20分鐘裏說得唯一的話，連碰杯喝酒的時候都因為嘴裏的美味陰唇而只能發出嗚嗚聲。



「快到時間了，我去把餃子煮上。」



倩看了看時間，然後起身去煮餃子了，而我現在還在最後一塊排骨的骨縫裏尋找剩下的肉絲。



亭已經給她自己倒好了醋了，十分企盼的等待著新年餃子。



「喂！你倒什麼醋呀，反正都一樣，不如倒在鍋裏一起煮不就好了。」



吃了半飽的我終於有力氣和亭開起了玩笑，就算是對她無知的美食觀的些許反擊。



「你……哼!不理你了。」



亭看到端上來的餃子之後放棄和我的舌戰，這個傢伙雖然總是詆毀我們的手藝，其實心裏還是很服氣的.因為她哪裏吃到過這麼好吃的東西呢。



我咬開了一個餃子，乳房裏的肥肉讓整個餃子裏充滿了油脂，順著筷子滴到醋碗裏。



鮮哪!



羊肉鮮，其實人肉更鮮，尤其是很像羊肉的土耳其女孩肉。



而且書上說，胡蘿蔔和動物油做在一起是最有營養的了，我想人肉應該也在其中吧。



其實我根本不用找什麼理論上的支持，看看兩個那麼重視身材的女人都在狼吞虎嚥，我就知道今年的年夜飯還是很成功的。



「我吃到了，哈哈，我吃到了。」亭從嘴裏吐出了一粒乳頭：「沒想到我能吃到，哈哈。」



讓我怎麼說她呢，這個女孩看起來天真爛漫，不黯世事，可是如果你看過她殺人的話，你一定會認為她是魔鬼的化身，地獄的天使。



美麗的笑容還掛在嘴邊，對面的生命已經被她吞噬。



她的出身應該是個迷，我也只知道個大概，出身名門望族，而且還接受過特種兵強化課程，後來認識了倩，離開了俄國來到這裏。



從沒看過她家人的照片也沒有聽過她講電話，好像是一顆美麗的天使，留在這個地獄一樣的世界裏，慢慢地妖魔化。



「我也吃到了，你看起來今年地運勢不怎麼樣嗎。」倩用筷子夾著另外一顆乳頭，笑著看著我。



當然了，如果和妳們兩個在一起倒楣的一定是我了，不過這話我可沒敢說出口，只能搖搖頭苦笑一下。



「對了，今天早上有你一封信，忘了給你，我拿給你。」倩放下筷子，跑回屋子裏。



信?



怎麼會有我的信，知道我在這裏的人少的可憐，會給我寫信的就更沒有了，一定是什麼電話費通知單，或者是銀行的對帳單。



「給你。」



倩把信交給我。



嗯?是她給我的信。



靈靈也是在血色認識的女孩，不過幸運的她很早就離開了血色，和一個平凡的老實人結婚了，如果說她還和那裏有些什麼聯繫的話就算是瑩了，她們兩個是最要好的朋友。



「不知你還在不在這裏，如果不在，就算了，反正你如果看不到這信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瑩走了，在被那個女人折磨了3天後，又在家裏掙扎了1天，是」骨鬼「出的手，我能肯定，因為我看到了瑩的屍體，身體上的肉幾乎都被割光了，但是筋脈和血管都沒有被傷害到。



她臨死的時候一直抓著這個手帕，我想應該和你有關，因為上面繡著你的名字。



我猶豫了很久是不是告訴你，我想瑩一定不想讓你知道，但是我還是忍不住給你寫了信，地址是在你給她的信裏找到的。



你的信瑩都沒有看，都整齊地擺在裝著這個手帕地小箱子裏，我想我能了解她的心情，你能了解嗎?「



信上滿是淚水浸透過的痕跡，我想靈靈一定是哭著給我寫的信，而且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抽出了藏在信封裏的那幅白色手帕，手帕中間有一團紅色的痕跡，角上是瑩繡的我的名字，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做愛時用的，那是她的落紅，她竟然一直收著，直到離開這個世界。



淚水不爭氣的從眼眶裏流了出來，亭和倩也看出我的異常，兩個人傻傻地坐在那看著我，她們從來沒看過我哭，一個那麼堅強樂天的男人的淚水。



「鐺…鐺…鐺……」



是她們買來的鐘，故意把時間定在除夕12點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一陣噁心，推開桌子跑到外面，在新年的鐘聲裏把我精心烹調的年夜飯全都吐到一株大樹下面，一直吐到連胃液都嘔不出來，我跌坐在地上，木然地看著陰沉地天空。



「喀!!!」



一聲炸雷一道閃電之後瓢潑大雨下了起來，雨水打到我地臉上，很痛很痛。



我索性躺在地上讓雨水狠命地衝刷我的身體，可惜這都不能挽回我所犯下的罪孽，是神在懲罰我吧，我永遠都沒有機會在見到她了，即使我死掉，也會因為我的罪孽而掉進地獄，而她和我唯一的聯繫就是這手帕了。



我躺了很久很久，我還記得我把拿傘過來的亭一把推倒在泥漿裏，接著接著我什麼也不知道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醒了.今年的運勢就像倩說得一樣，在鐘聲響起的時候我接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噩耗，直到現在我的手裏還死死的抓著那手帕，但是但是她和我唯一的聯繫，那團血跡已經由於昨天雨水的衝刷而消失殆盡了，我看著看著，不覺得笑了…………



新年得第二天，我坐上了回國的飛機，所有的事都要了結一下了，我要用我的生命來了結這一生的錯誤，我早上離開的時候吻了亭和倩，還說了一句話。



「也許我再也不能見到你們了，但我會記得你們的，忘了我吧，忘了這三年吧，回去自己應該在的地方，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嫁個好丈夫，做個好媽媽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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